
无论是哪一个

年代的人，只要是

土生土长在

平江的人，

童年时期都

辞过岁。

辞岁是

故乡平江地

区春节的一

道 别 样 风

景。小朋友

在大年三十

到邻舍、邻村、邻乡的人家中要吃东西，

不管熟悉与否，急不可待的小朋友们，

从黄昏时分开始，甚至是半下昼，就成

群结队、走村过户到各家各户喊“辞岁

呵！”所到之家的大人们就拿出家中最

好的果子分发给他们。不少勤快的小朋

友把包包、袋子装满后送回家中，又去

没辞到的地方，大半个晚上在忙忙乎乎

中跑来跑去，其收获自然会丰富。

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辞岁时，手

里拿着一个纸糊的小灯笼，辞到的果子

南江人闹新春

的节目有很多，主

要有玩龙、舞

狮、耍灯，其

中最热闹、最

有看头的是

耍灯，耍灯又

叫灯戏，在长

寿龙门一带

也比较流行。

相传宋仁宗

大建清醮（请道士

设场做法事），国人张

灯结彩，演戏奉神，所以叫作灯戏。平江得益

于地处偏僻，受外来影响较小，故保留了大量

唐宋古文化，灯戏即是其中之一。

每年新春佳节到来之时，民间临时组织

起来的耍灯班子就敲锣打鼓，走家串户，进行

以娱乐为目的的拜年、玩耍、贺春。耍灯贴近

生活、使人开心，既为新春带来了喜庆又为生

活增添了色彩。因此，花灯能长期吸引众多人

的参与，也得以长期流传。

耍灯从正月初一晚上开始，要耍到元宵

节晚上才结束，耍灯局限于晚上。一个耍灯班

子一般由 13人组成：2个唱角、2个拉二胡、3
个锣鼓手、4个灯笼手、2个接封的。耍灯的唱

角跟京剧有些类似，有丑、有旦。从前，旦角一

般都是男扮女装，化浓妆着古服，现在也有女

的扮演的；丑角是耍灯中的主要行当，丑角的

语言插科打诨、行动滑稽诙谐，表演及其夸

张、豪放，泥土气息浓厚，最受广大民众

喜爱。丑、旦角以手巾、扇子、草帽等日用

品为道具，边唱边舞，用本地语言演

唱古今故事内容，或祝福或耍戏。

耍灯不仅为逐年淡化的春节仪

式感增加了热闹、喜庆色彩，与此同

时，也给耍灯人带来了一定的收入。

耍灯班子中有两个接封的人，即是

讨赏封的人。这两个人必须是脑瓜

聪明灵活的、能说会道的，赏封拿得多

少，与接封的很有关。赏封少了，接封人

就会用各种吉利、喜庆言语“高升高升”，如：

月月红（12、120元）、四季发财（40元）、五子登

科（50元）、八仙过海（80元）、十全十美（100
元）……在很大程度上，接封给的是“面子

钱”，一般情况下，“发灯”人家的赏封是给的

比较多的，少则四五百元，多则一两千元。“发

灯”人家大部分是大老板，或是搬了新房、结

婚、生子的，也有老人去世做了白喜事的……

目前南江地区的灯戏班子主要以昌江、石浆、

马安、阜山等村为主，耍的最好的要数昌江、

石浆，这是内、外行人士一致公认的。

南江人的

□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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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仪式感
春 节 是 我 们

中国人一年当中

最重要最隆重的

节 日 ，也 是 承 载

着中国人最热烈

情绪和最美好情

感 的 文 化 载 体 。

但身边许多人说

现在的春节没有

旧时春节那么隆

重 了 ，甚 至 对 春

节 的 态 度 ，似 乎

有 些 淡 漠 。这 主

要是因为春节仪

式 感 的 缺 失 ，古

风逐渐消退了。

南 江 人 过 年

本来是很有仪式

感的，细致到每天

干什么，这个大型

仪式从腊月初八

的“腊八节”就开

始了 ，到 过 小 年

为 止 是 筹 备 阶

段 ，此 阶 段 家 家

户户要作过年准

备，诸如二十三，

祭灶神；二十四，

打扬尘；二十五，

做豆腐……直到

三 十 这 一 天 ，仪

式 感 到 达 最 顶

峰 。直 至 正 月 十

五 闹 完 元 霄 后 ，

过 年 才 告 结 束 ，

南江地区还有句

俗语“拜年拜到十

五 六 ，有 酒 冇 得

肉”。今天我们挑

选了南江人过年

的几个小仪式，一

起体验下南江人

的年味。

虽然年味在不断地变化着，但永不会

变的是亲情。一大家子人围坐在一张大桌

边吃饭，虽有些挤，但这种温馨只有在过

年才能感受得到。到了年夜饭，一家人，

不论多忙，都围在桌子的周围。大家有说

有笑，或调侃，或感慨，回顾着逝去的一

年，展望着新的一年，每个人的脸上都充

满着幸福与喜悦。

时间过得飞快，弹指间，我离开故乡

已是 35个春秋了，自成家立业后，每年春

节都是回故乡过大年，每次都在父母、岳

父母、兄弟姊妹家中吃年饭，这家吃到那

家。我们家是大家庭，兄弟姊妹多，四代

同堂，大大细细有 30多人。我们家历来的

老规矩，不管人多人少，吃年饭仅一桌，

坐的坐、站的站，其热闹盛况空前。按传

统习惯，除正月初一吃剩饭剩菜，初二初

三，又要做两天饭菜。

记忆中，父母 70多岁时还在为我们做

年饭。有一年大年三十，大概是读中学的

时候，那年冬天特别冷，河水冰冷刺骨。

一早，母亲把一个新鲜猪肚交给我，要我

年
饭

到河里去洗。那

时候，猪肚炖汤是年

饭桌上最好的菜，也是故乡

大部分家庭年饭餐桌上必不

可少的好菜。或许是第一次

洗猪肚，抑或是河水太冰

冷，我三下五除二就把猪肚

洗完了。直到炖猪肚时，整

个房间都充斥着一股猪粪味。至今

提起那顿没有猪肚汤的年饭，一家

人仍是莞尔。

“宁念家乡一杯土，不恋他乡万两

金”。年夜饭的味道，亲情的味道，团圆

的味道，回家的味道，即是年味。

耍灯

辞岁

大部分是“纹身米泡”、薯片、薯糕、苞萝子之

类的农产品。九十年代之后，辞岁时灯笼换

成了手电，到现在这些都不要了，只要背一

个袋子轻装上阵，这是乡村都已有路灯了的

缘故。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辞岁时的果子

花样百出，各种副食品应有尽有，几个小时

下来有上百个品种。甚至一些家庭为省

事，干脆改成了给钱，1—5 元不等，而如果

是亲戚、朋友的小孩来了，也有拿五十、一百

元的。不怕辛苦的小朋友，几小时下来可以

辞到大几百元。


